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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家》是美国当代文学经典之作，空间叙事丰富。“空间转向”思潮出现后，空间的自然概念被解构，空

间理论随之形成。以该理论为视角，分析《管家》中的空间书写类型，探索小说中女性如何通过空间实践建构身份。

研究发现，《管家》存在中心、边缘和中介三种空间类型，身处其中的女性构建了顺从、反抗和重塑三种身份类型。

研究可拓宽当代文学研究视角和空间理论的应用范畴，为空间与身份建构的关联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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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玛丽莲·罗宾逊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曾获普利策文学奖。她的小说《管家》以虚构的指骨镇为背景，讲述主人

公露丝和妹妹露西尔在母亲自杀后，由外祖母西尔维亚、姨祖母莉莉和诺娜、姨母希薇相继抚养的故事。通过描

写自然的包容，小说延续了“家”的概念，而树林、湖泊等自然空间与房子、小镇、桥梁、火车等人文空间构成

多重叙事空间。凭借独特的叙事风格、隐晦的空间书写和深刻的女性主题，《管家》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经典之作。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评价它“是一本需要细细品读的小说，每个句子都令人愉悦。”[1]

有研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该小说，分析露丝家族三代女性的不同持家风格，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传统定位

提出质疑，引发读者对女性主体性的思考 [2]。也有文章批判小说中的男女二元对立，解析女性人物的身份困境，

探讨她们如何通过流浪和旅行的方式与父权制度进行抗争，颠覆传统女性形象 [3]。小说的空间叙事虽有探讨 [4]，

但其与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关联研究尚未涉及。本研究拟细读文本，以空间理论为指导，梳理《管家》中的空间

书写类型，分析不同空间的权力属性，探讨空间选择对女性身份建构产生的影响。

一、空间理论

长久以来，“空间”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自然、地

理属性的概念，常附在时间之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各个国家与

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时间的概念被淡化，空间的概念

则日益引发关注。西方的“空间转向”思潮由此出现，

传统的空间概念被解构，空间理论应运而生。

1974 年，亨利·列斐伏尔首次提出“空间是被生

产出来的”[5]，论证空间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又是塑

造社会关系的动态力量。这就是著名的“空间生产理论”，

指出空间影响着居住在其中的人类的社会活动，甚至决

定了人类某些个体行为的具体内容。米歇尔·福柯从权

力意志的角度对空间进行研究，以监狱为例，指出空间

是一种权力符号，是权力操控的场所与手段，生活在其

中的人们处于不同的权力空间场域内 [6]。

空间与性别的关系研究也有所发展。1929 年，弗

吉尼亚·伍尔夫指出“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是一个女

性作家进行创作的必备条件之一 [7]，表明女性的精神

自由需要物理空间的支持，引发人们对空间与性别的思

考。多琳·马西指出，空间在性别关系建构和各种改变

性别关系的斗争中都非常重要 [8]。空间理论因此被广

泛应用于文学领域的女性研究，如女性文学批评研究、

女性作家作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身份问题研究等。

二、《管家》中的空间叙事

在叙事形式与叙事功能上，文本中的空间不仅能

揭示故事发生的背景与场所，还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

力量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叙事进程，表达人物情感。 《管

家》的故事情节涉及多个自然和人文空间：教堂、商店、

老房子、桥梁、火车、树林、湖泊等。小说中的空间叙

事呈现鲜明的性别化特征，不同空间被赋予不同的权力

属性。

（一）中心空间

《管家》虽以塑造女性人物为主，父权制度的渗

透与影响在其中却不容忽视，指骨镇上的权威人物都是

男性。当他们察觉女性行为有所“逾矩”时，便全力施

加干预，对她们进行“规训”。小说的中心空间包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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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镇上的教堂、商店和外祖父建造的老房子，它们具有

明确的边界与刚性规则。教堂是父权制下宗教伦理的传

播载体，通过教义灌输并强化“温顺、贤良、顾家”的

女性规范。希薇就曾因拒绝参加教会活动遭到指骨镇居

民的横加指责。商店里同样存在父权规制，店主对露丝

姐妹的打量、对希薇的冷漠，以及商店里人们的议论，

形成无形的权力，企图迫使希薇屈从主流的性别秩序。

这些情节反映了指骨镇排斥一切异质的生存方式，视希

薇这样居无定所、行为不羁的女性为异类。这本质上是

父权逻辑的空间化，通过定义“正常”与“异常”，强

迫女性屈服于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

外祖父留下的老房子是父权规训在家庭领域的延

伸。老房子结构封闭，光线昏暗，堆满旧物，营造了一

种压抑的氛围。它坐落在小镇边缘的小山坡上，与公共

空间保持距离，形成封闭的私人领域，成为女性做为妻

子、母亲、女儿等传统家庭角色的物化载体。女性在这

种封闭空间中的劳作与坚守，本质是对父权期待的被动

承接，房子的墙壁成为束缚女性活动范围与自我发展的

边界。此外，指骨镇居民对老房子的体面期待也是父权

社会对女性规范的隐性要求，他们通过观察老房子的外

观和庭院整洁与否判断居住其中的女性是否履行贤妻良

母的职责，这种期待将女性的价值绑定在家庭空间的维

护上。

（二）边缘空间

树林、湖泊等荒野是《管家》中的边缘空间。湖

泊周期性泛滥，无人为规则；树林黑暗广袤，无固定边

界。这些空间不存在父权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性别规训，

呈现出开放、流动的特质，与教堂、商店等空间形成鲜

明对比。这里是希薇和露丝摆脱束缚的理想空间，在荒

野中，她们无需扮演妻子或女儿的角色，自由释放天性。

露丝与希薇在树林中游荡，在湖面上漂泊，以流

动的方式使用空间，不再处于指骨镇和家庭的规制下。

她们在湖边的小船中过夜，在森林的废弃屋等待，将荒

野作为日常生存空间，荒野成为她们反抗父权空间的场

域与精神庇护所。这种空间实践模糊了封闭空间的界限，

无声地证明女性的生存空间并非局限于家庭，流动与自

由才是更贴合人性的存在方式。

（三）中介空间

桥梁与火车是《管家》中连接中心空间与边缘空

间的中间地带。铁路桥连接城镇与湖泊、陆地与水域，

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它由木质搭建，看似连接两端，实

则随时可能断裂，暗示“家”的脆弱，没有永恒的庇护，

只有暂时的平衡。它是灾难的发生地（外祖父因火车坠

桥而身亡），也是死亡的凝视（希薇曾独自走在桥上，

引发远处观望的露丝对她意图自杀的遐想）。露丝始终

抗拒跨越这座桥，对她而言，桥是危险与禁忌。但小说

的最后，露丝最终选择与希薇一同过桥，意味着她主动

选择摆脱禁锢，走向象征自由的漂泊生活。桥梁不再是

毁灭的象征，而是摆脱世俗束缚、实现精神契合的通道。

而火车则贯穿小说始终：外祖父乘火车而来、因

火车殒命；希薇的人生轨迹与火车紧密绑定，她曾频繁

乘坐火车，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对希薇而言，火车是

漂泊的工具，也是自由的空间。她习惯在火车上寻找临

时的归属，火车的流动性契合了她拒绝稳定的生存哲学。

它不提供永久的家，却能不断开启新的空间，这与老房

子代表的禁锢形成鲜明对比。

三、《管家》中的女性身份建构

在《管家》中，露丝家族三代女性通过不同的空

间实践，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构建了不同的身

份形态。

（一）中心空间的顺从者

选择在中心空间生存的外祖母与露西尔塑造了顺

从型的女性身份。外祖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她持家有

道，抚育后代，包容丈夫不切实际的爱好，坚守老房子

的整洁与体面，扮演父权社会赋予她的合格持家者角色。

丈夫去世后，她自愿身着孀服守寡。对于女儿们的出走，

她感到伤心和愤怒，但女儿投湖自尽后，她无怨无悔地

承担照顾外孙女的责任。然而，在她去世后，讣告中甚

至没有她的姓名，只提到她是“多年前在火车坠湖事故

中丧生的某某的妻子”。

与祖母一样，露西尔主动融入到指骨镇的父权社

会中。她刻意学习化妆，学习社交规则，缝制得体的衣

物，通过符合指骨镇规则与评判标准的空间实践，寻求

镇上居民的接纳。通过模仿其他女性的姿态与生活方式，

她将自己塑造成小镇认可的“体面女性”形象。这种迎

合本质是对自我的压抑，为了融入中心空间，主动放弃

个性，成为父权性别规范的妥协者。

（二）边缘空间的反抗者

树林、湖泊等荒野是父权空间的“他者”，突破

了主流空间的规则与边界，成为女性逃离规训、构建反

抗型身份的核心场域。希薇是这类边缘空间实践的典型

代表，她主动放弃小镇的“正常”空间，以旅行和流浪

的生活方式对抗父权制的性别规范与空间秩序。

外祖母去世后，希薇带着露丝和露西尔在老房子

《管家》中的空间叙事与女性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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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她的持家方式与外祖母截然不

同。她任由老房子逐渐走向破败，橱柜门脱臼，窗帘被

火灼烧过半，地板积满灰尘，老房子曾经的整洁与体面

彻底崩塌。她拒绝参与指骨镇的社会活动，拒绝扮演温

顺贤良的女性角色，拒绝被父权空间同化。

最后，她和露丝烧掉老房子，走向荒野。在荒野中，

希薇摆脱了指骨镇中心空间的舆论监视与道德束缚，展

现出自由、洒脱的个性。她不注重仪表，穿着破旧的衣

物，采集荒野中的植物，捡拾废弃的物品，过着与自然

共生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看似落魄，实则蕴含强烈的

抵抗意识。在与露丝的相处中，希薇将这种抵抗意识传

递给她，带着她在荒野中行走、露宿，让她感受自由空

间的美好。希薇对边缘空间的选择，促成了反抗型女性

身份的生成。这种身份拒绝父权制规训，坚守自我个性，

虽然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类，却实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

醒，通过空间逃离的柔性策略，在边缘空间中构建属于

自己的身份领地。

（三）中介空间的重塑者

女主露丝的空间选择既不同于希薇的边缘坚守，

也不同于露西尔的中心回归。她在不同空间之间徘徊，

最终走向桥梁这一中介空间，塑造了重构型的女性身份。

露丝的身份建构过程是动态的探索，受到不同空间体验

的影响。​

童年时期的露丝在老房子的压抑与荒野的自由间

摇摆。她既珍惜老房子带来的安全感，又向往荒野的自

由；既理解妹妹露西尔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又被姨母希

薇的自由精神吸引。这种空间体验的双重性，使得露丝

的身份认知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未能形成稳定的自我认

同。成年后，露丝以回顾性视角重新审视这些空间体验，

逐渐完成对自我身份的梳理与重构。​

作为连接中心空间与边缘空间的中介，桥梁成为

露丝身份重构的关键场域。它既是死亡的隐喻，又是救

赎的通道，打破了中心和边缘的的空间对立，消解了生

与死、束缚与自由的二元认知。小说结尾，露丝与希薇

烧毁老房子，走上铁路桥，这一行为具有强烈的象征意

义：烧毁老房子，意味着彻底摆脱父权制空间的压抑；

走向桥梁，意味着拒绝简单的中心顺从或边缘反抗，寻

求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全新身份形态。露丝最终的身份

不是被父权制同化的顺从者，也不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

反抗者，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能够自主定义自

我的重构型女性，这一身份也是小说女性主题的核心价

值所在。

结  语：

本文以空间理论为指导，分析《管家》中的空间

类型以及不同女性通过空间选择建构的不同身份。研究

发现，《管家》通过构建中心空间、边缘空间、中介空

间的空间网络，构建了父权空间规训与女性空间抵抗的

张力关系。女性对不同空间的选择促成了顺从型、反抗

型、重构型三种差异化的身份形态，其中重构型身份最

能彰显女性突破二元对立、实现自我认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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